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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广播体操60年：

远去的集体主义？
本报记者 任鹏

身为山东人的画家刘大鸿肯
定想不到，自己的美术作品———
《第九套广播体操图解1》在完成19
年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第九
套广播体操”。如此巧合，以至于
知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
半开玩笑地说，刘大鸿绘制的“第
九套广播体操”居然被体育总局
正式推出。
刘大鸿1992年创作的《第九套

广播体操图解1》中，描绘出各色
人等：政治领袖、王公贵族、古代
人、现代人，不同阶级的人，甚至
还有雷锋同志。无论服饰、动作，
甚至表情，充满个性、形态各异、
千差万别。而真正的广播体操，却
只能是整齐一致、场面宏大。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新中国成立60年，广播体操曾

经是政治、曾经是暗示、曾经带有
色彩，也曾经是国家主义“身体政
治”的浓缩物。

最终，每一套广播体操都在
不经意间化为所在时代的符号。

在几乎就要被人遗忘的时
候，“第九套”再度创编，它一出现，
便想以改变，跟上并适应这个时
代的行进节奏，并努力褪去某种
意志和色彩。

“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广播体操诞生有60年了？哦，
也对。”8月16日，第九套广播体操
创编组副组长、北京体育大学体
育艺术系副教授张平被记者问及
时，略一思索后说。
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

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公布了第一套
广播体操。
第二天，《大家都来做广播体

操》的消息赫然刊发在《人民日
报》上。
这似乎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暗

示。
一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
织共同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
员会”，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广播
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
操传授站”等组织。

半年后，《人民日报》再次刊
登文章，总结推广的丰硕成果。据
北京、上海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
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
104.8万。学校学生最为踊跃，仅北
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
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
体操。
“广播体操其实是舶来品，受

到了前苏联体育制度的影响。”张
平介绍说。
1950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

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
的体育代表团，“劳卫制”给了中
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

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体操是其
中一项内容。不需特殊场地、设
备、服装或器械，不同年龄、性别
的人都可以做，便于大范围推广，
这让代表团深受启发。
1954年，第二套广播体操应运

而生。更新周期不足三年。
又三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

式公布时，《人民日报》再次刊发
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

广播体操的更新被规定化
了。短则三年、长则九年，势必要
推陈出新，以适应时代要求与统
一人民的意识。

如今，重新聆听广播体操口
号的开头，还能体会到每套广播
体操所对应背后的时代政治风
雨。
1963年的第四套广播体操中

有一个响亮的男声：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四套广播体操——— 时代在
召唤。
公布于“文革”高潮时期的第

五套广播体操，开头可以听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五套
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甚至，眼保健操开头也会有
这么一句：“为革命保护视力”。

这时期，还相应诞生了一种
具有阶级斗争功能的“语录操”。
与广播体操套路基本相同的每一
节，都加上毛主席语录内容，强烈
的色彩感情感召下，做操者同时
高声朗读语录。
有的地区早上不做操就要扣

工分。大型广播操则采取半脱产、
记工分进行强化训练，不过，有人
也乐得不干活还能挣工分。
“应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之

前，广播体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
很强的政治性。那时候，做广播体
操就是政治任务，有政治动员的
意思。”8月16日，国家体育总局群
体司活动指导处处长贺凤翔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

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广播体操。看
到成千上万的国人动作整齐地做
着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集体运
动，他们认为广播体操染上了意
识形态的色彩，称广播体操是“真
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中国人成长岁月里

的背景音乐”

当时代翻转，新的广播体操
又出现，让人回想起往日的少年
时光。关于广播体操，透过泛黄的
回忆，成为集体怀旧，一时间青春
无敌。
“kgmvp”在网络上贴出一段

“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视频，打
翻了网友们回忆的水瓶。

但，除了对于逝去青春的怀
念及做操时能偷偷瞄一眼暗恋的
女孩，“80后”对做操那些事的回
忆，并不总是那么美好。
“总是想偷懒，有时候还会被

校警和保卫科长追着乱跑。不过
青春无敌呢，就是觉得好玩，就是
要那么刺激。”一位网友回忆。
31岁的高磊先生，如今是济南

一家单位的科室领导。他年少做
操的经历总是不愉快的，甚至很
排斥。高中后，他想尽方法逃避上
午第二节课后全校统一的课间
操。一般会故意磨蹭留在教室，或
选择上厕所，在腐臭中消磨掉15分
钟。实在逃不掉，就跟在队伍末
尾，动作敷衍，应付了事。
“青春期的反叛中，对于个性

与自由的渴望是强烈的。但一个
个活泼的个体，却被圈制于整齐
划一、动作一致、摒弃自我、弘扬
集体的团体操中，即使心有不满，

却恐惧反抗。”高磊说。
“躲在教室装肚子痛不下楼的

有木有啊！跳跃运动跳到别的队伍
里去了的有木有啊！在教室睡着了
被广播吵醒了发现没人叫自己的
有木有啊！下雨天不用下去做操很
开心的有木有啊！做完操回教室在
楼梯处到处拥挤的有木有啊！回教
室的路上把男生往女生身上推的
有木有啊！”有善于搞笑的网友总
结出这样的咆哮体。

学者朱大可说，他和很多人
一样，小时候被灌输了太多这样
的东西。“这是一种被奴役的文化
惯性，有人很赞赏它，因为它是中
国人成长岁月里的背景音乐。但
它绑架了所有人的童年。”

在“茁壮成长”的那个年代，
拒绝做广播体操是一种严重的
“政治错误”，要受到批评和处分。

“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有代价的反
叛，没有哪个孩子胆敢坚持抵制
这种制度。”
把广播体操看作一种集体主

义美学的羽戈也是“80后”，考试从
不作弊的他，倒是在广播体操这
种集体主义运动当中，深得作弊
之乐。

新时代的广播体操，淡化了
全民参与的阶级色彩，但政治化
的集体主义却又被注入到其中。
1996年准备创编第八套广播

体操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
祖提出官方推荐操概念。“官方操
是我们提倡的，没人做也得搞。因
为这是个举旗帜的操，这个操是
个‘政治操’……比如说官方组织
会操，需要规定动作。”

从朱大可文化批评的角度
看，集体广播体操包含三个政治

因素：它是一种被召集起来的集
体行为，它要求所有参与者保持
动作的高度一致性，它需要使用
高音喇叭。“从过去到今天，广播
体操的本质没有太多的改变。它
们都必须把许多人集合在一起，
做一模一样的动作。都是为了统
一民众意志，塑造集体主义精神。
但集体做操、步调一致的时代，则
应尽早成为历史。”

谁改变谁？谁适应谁？

几十年来，广播体操高高在
上，个体只有服从，只有适应它。
如今，广播体操却矮下身架，开始
努力迎合大众的口味。
“在保留传统体操模式的情

况下，第九套广播体操增加了十
几个下肢动作，平衡了全身的锻
炼负荷，特别注重后背和臀部肌
肉，适应人们当前的生活工作习
惯，符合现代人的学习、生活特
点。”张平介绍说。
贺凤翔也承认，如今社会，存

在着多样化的健身锻炼方式与手
段。广播体操如何能让“80后”、“90
后”甚至“零零后”接受，都是很现
实的问题。“广播体操的体育文化
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需要倡导一
种文化传承，更能体现人本、个性
与自由。在推广方面，肯定不能再
像十几年之前那样进行强制。”
贺凤翔介绍，目前，国家体育

总局正在进行国家级广播体操教
员培训，9月开始，各省将进行层层
培训。但这样的培训，现今仅限于
体育、群体系统。
“广播体操被称为国操，历经

60年，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需要有
一个逐步的过程。现在，广播体操
仍具有培养团队意识等作用，你
可以把它仅仅看作一种单纯的健
身方式。”贺凤翔说。
但朱大可仍然把广播体操看

作是整齐划一的“官方动作”。“这
是国家主义身体政治的浓缩物，
它首先是一种政治需要。通过身
体的规训，统一的身体动作，而推
动统一意志和统一思想的建设。”
他这样回复记者。

更有评论声音认为，广播体
操的式微，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国
民生活中的退场，意味着“集体主
义”这个名词的渐行渐远，公民的
个人权利和自我意识开始勃兴。
曾参与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创

编工作的刘西玉记得，1987年前
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停
播广播体操，几乎同一时间，各地
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操节目也陆续
在电波中消失。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广播
体操更新的时间明显拉长。第六
套的出现用了10年，第七套、第八
套分别用了 9年、7年。而新的广
播体操的公布，更是间隔 14年。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

踏步走……”这三套广播体操的
开头音乐中，已经听不出任何的
时代特点。

告别过去，1981 年，第六套
广播体操在不经意间，完成了
“去意识形态化”的嬗变。如今，
广播体操正为自己塑造一种不
带任何色彩的普通健身操的形
象。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九套
广播体操“针对的是成年人”。而
现今中小学生的课间操，是教育
部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身体发育
而创制的。

如此一来，朱大可便大可不
必担心广播体操会“绑架童年”
了。

所以，羽戈才会说：通往健
身之道，不必经行广播体操的集
体主义路径。你跳街舞，我练瑜
伽，你打酱油，我做俯卧撑，正如
你在清晨的阳台上独自做广播
体操，我在床上做早操，何必跟
随集体主义的节奏，在百万人里
迷失自己呢？

8月8日，第九套广播体操正式发布，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发布，距今已经60
年了。雄壮的音乐、嘹亮的口号、新鲜的空气，在阳光下做一套广播体操，是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这种记忆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广播体操所代表的集体主义
也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今天被边缘化。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布，还能帮我们重新
唤回那段远去的集体记忆吗？

▲ 8 月 10 日上午，北京市总工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第九套广播体操培训。CFP/图

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广播事
业局共同决定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
举办广播体操节目，并在同年
11月24日公布了第一套成人
广播体操。第一套广播体操推
出两年多之后，在群众的要求
下，1954年，国家又颁布了第
二套广播体操。第二套广播体
操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调整，
增加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

由于前两套体操大量学
习和借鉴前苏联的内容，在
1957年推出的第三套广播体
操中，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武
术的动作。在创编中，也请来
多位武术大师。这套广播体操
中国特色更强，这一特点也在
后来的广播体操中得以延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体
操运动曾一度中止。1971年，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
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第五套广
播体操。

十年后，第六套广播体操
正式与公众见面。其动作新
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首
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
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
的兴趣。

1990年5月，国家体委又继
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
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
运动员李宁做模特。但根据后
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其动
作难度较大，不便于掌握。

1997年，国家体委公布了
第八套广播体操，得到了最广
泛的普及。 （宗和）

那些广播体操的故事

▲画家刘大鸿 1992 年创作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图解 1》。


